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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夜
，
雪
落
得
滿
世
界
都
是
。
大
雪
封
門
，
無
處
可
去
，
不
必
煩

惱
，
理
應
慶
幸
。
這
時
候
，
取
出
陶
爐
，
生
炭
取
火
，
置
鐵
壺
於
爐
上

，
擺
出
茶
席
，
邊
燒
水
，
邊
聽
大
雪
灑
窗
聲
，
水
沸
了
，
提
壺
燙
盞
，

沖
茶
洗
茗
，
滿
室
飄
香
。

呷
一
口
茶
，
翻
開
古
書
來
讀
，
窗
外
風
雪
載
途
，
身
上
暖
意
融
融

，
這
樣
的
冬
夜
，
怎
一
個
愜
意
了
得
？

古
人
早
就
有
﹁清
音
﹂
之
說
，
古
之
最
清
音
者
有
九
：
﹁松
聲
、

澗
聲
、
蟲
聲
、
鶴
聲
、
琴
聲
、
棋
聲
、
雨
滴
階
聲
、
雪
灑
窗
聲
、
煎
茶

聲
。
﹂
松
聲
朗
潤
，
澗
聲
清
脆
，
蟲
聲
清
幽
，
鶴
聲
渺
遠
，
琴
聲
舒
暢

，
棋
聲
清
亮
，
雨
滴
階
聲
絕
塵
煙
，
雪
灑
窗
聲
瀟
瀟
然
，
煎
茶
聲
最
好

聽
，
水
在
甌
中
鳴
，
茶
在
水
中
舞
，
如
此
妙
音
，
宛
若
天
籟
。

夜
可
以
讀
《
茶
經
》
，
深
深
感
佩
於
茶
聖
陸
鴻
漸

，
一
生
奔
波
只
為
茶
，
因
此
，
不
管
是
提
及
﹁陸
鴻
漸

﹂
，
還
是
﹁陸
羽
﹂
，
唇
齒
之
間
總
是
有
茶
香
的
。
彷

彿
能
感
知
一
杯
茶
入
水
後
漸
漸
伸
展
葉
片
，
那
些
在
茶

裏
翻
滾
的
茶
葉
，
猶
如
一
根
根
羽
毛
，
浮
沉
之
間
散
發

着
幽
香
。

也
可
以
讀
讀
《
金
瓶
梅
》
，
據
﹁好
事
之
徒
﹂
統

計
，
《
金
瓶
梅
》
內
的
茶
文
化
異
常
了
得
！
書
中
所
記

載
的
市
儈
之
徒
、
官
宦
子
弟
、
各
色
人
等
，
皆
喜
飲
茶

，
這
恐
怕
多
少
有
蘭
陵
笑
笑
生
的
個
人
喜
好
因
素
，
也

不
排
除
明
朝
中
後
期
的
飲
茶
之
風
，
要
不
，
一
部
《
金

瓶
梅
》
，
怎
會
有
六
百
二
十
九
處
言
及
茶
事
？
說
個
笑

話
，
有
人
笑
指
，
《
金
瓶
梅

》
中
，
除
了
房
事
，
都
是
茶

事
。

好
茶
一
甌
，
如
晤
故
人

。
故
人
相
見
，
無
非
付
諸
口

唇
交
談
，
而
品
茗
，
亦
是
口

唇
之
事
。
一
盞
茶
，
一
本
書

，
一
間
屋
，
一
根
燈
火
，
一

位
雅
人
，
就
這
樣
漫
漫
長
夜

讀
下
去
，
品
下
去
，
窗
外
的
風
雪
隨
它
去
，
世
間
的
爭

逐
隨
它
去
，
煩
惱
與
瑣
細
隨
它
去
，
我
且
手
握
一
壺
佳

茗
，
懷
揣
一
本
好
書
越
過
寒
冷
。

自
古
飲
茶
之
人
的
嘴
巴
都
是
有
些
通
神
的
，
譬
如

陸
羽
。
據
傳
，
有
一
次
，
刺
史
李
季
卿
在
揚
子
江
畔
遇

見
陸
羽
，
就
請
他
吃
茶
。
李
季
卿
早
就
聽
說
，
用
附
近

的
南
零
水
煮
茶
味
道
最
好
，
就
趕
忙
命
手
下
人
划
着
小

船
去
取
水
，
哪
知
道
，
小
舟
搖
曳
，
返
程
到
岸
時
，
一

瓶
水
撒
了
一
半
，
這
位
下
屬
真
是
自
作
聰
明
，
趕
忙
從

岸
邊
加
水
至
瓶
滿
，
拿
給
陸
羽
，
煮
茶
來
吃
時
，
陸
羽

連
連
搖
頭
說
：
﹁此
為
近
岸
江
中
之
水
，
非
南
零
水
。

﹂
李
季
卿
細
問
下
屬
後
方
知
，
陸
羽
茶
聖
之
名
不
虛
。

自
古
飲
茶
之
人
都
是
有
些
閒
雲
野
鶴
的
，
譬
如
白
居
易
。
這
樣
一

位
詩
人
兼
茶
人
的
文
人
，
一
生
宦
海
浮
沉
，
不
得
展
其
抱
負
，
於
是
，

泛
舟
山
林
去
尋
茶
，
終
得
茶
詩
數
首
，
篇
篇
讀
來
皆
令
人
叫
絕
，
其
中

有
云
：
﹁自
拋
官
後
春
多
夢
，
不
讀
書
不
老
更
閒
。
琴
裏
知
聞
唯
淥
水

，
茶
中
故
舊
是
蒙
山
。
窮
通
行
止
常
相
伴
，

難
道
吾
今
無
往
還
？
﹂

何
其
狂
放
不
羈
，
何
其
閒
雲
野
鶴
，
何
其
浮
雲
不
繫
，
有
茶
相
伴
，
醉

不
知
返
了
！

茶
本
是
山
中
的
嘉
木
，
也
是
水
裏
的
綠
舟
，
與
茶
相
伴
，
懷
揣
無

邊
的
草
木
，
心
繫
無
邊
的
綠
色
，
心
性
與
修
為
自
然
與
凡
夫
俗
子
大
相

徑
庭
了
，
你
說
是
不
？

「人走茶涼」，是
著名作家汪曾祺 「發明
」的。在京劇《沙家浜
》中，他為阿慶嫂的唱
腔設計了這樣幾句唱詞
： 「時過滄桑，人走茶

涼，望月思鄉已是昨日過往；物是人非，唯有
淚千行。」後來，人走茶涼常被用來比喻世風
勢利、世態炎涼。

觀察發現，一些退下來的領導者，對人走
茶涼現象，尤為敏感。也難怪，在位時一個個
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發號施令、呼風喚雨。
一旦離開了領導崗位，移交了手中的權力，就
連一些昔日鞍前馬後、低頭哈腰的人，自然而
然的也會遠離他、冷落他。

正因此，經常從報端讀到議論 「人走茶涼
」的文章，且都有感而發、傾訴衷腸。但有的
文章在闡述一番人走茶涼亦如自然規律，大可
不必為此而傷感或哀怨之後，話鋒一轉，發出
呼籲。如，《辯證看待 「人走茶涼」》的結尾
段寫道： 「提倡把工作上的 『人走茶涼』作為
常態，絕不能影響對老黨員老幹部政治上尊重
、思想上關心、生活上照顧、精神上關懷，絕
不能影響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如此這般，還是希望對老同志要有點 「感
情」、有點 「溫度」。說到底，還是沒有徹底
擺脫懼怕 「茶涼」的心態。

人走茶涼，原本正常。無論春夏秋冬，不
管紅茶綠茶，一經泡上，都得時不時添加熱水
，才能使之保持一定的溫度。反之，再熱的茶
，時間長了，也會漸漸降溫，由熱變涼的。茶
如此，人亦然。只不過，當今社會，節奏加快
，人剛 「走」不久，茶可能就 「涼」了。

筆者在位時，因有一官半職，人們對我不
說恭恭敬敬，也是客客氣氣，口脗中帶着尊重

、神態上溢出熱情。我很清楚，似這般 「客套」，不是對我這
個人，而是衝着我職務。所以，我始終比較清醒、比較低調。
既不會昏昏然狂妄自大，更不曾飄飄然趾高氣揚。譬如，飯局
上，不論誰人，只要站起來敬酒，我就會趕緊站起。在我看來
，職位有高低，人格皆平等。

退休之後，慢慢的有人對我的 「熱情」消減了，有人終於
說出了心裏話：退休了，大家都一樣。這話不無道理，卻也有
失偏頗。常言道，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葉子。人與人，何嘗不
是這樣。由於每個人的經歷閱歷、修養修煉等的不同，決定了
內在素質等的差異。即便退休了，這種差異也不會改變。但我
並不在意，更不計較。 「一樣」就 「一樣」唄，我本來就是農
家子弟、凡人一個。

雜文家宋志堅有兩話說得很在理： 「不為早晚的影子特別
長而沾沾自喜，不為中午的影子特別短而耿耿於懷。」盡人皆
知，影子的長短，是陽光照射時的高度和角度不同造成的，絲
毫不會影響人的任何東西。

王安石在《君難託》中寫道： 「人事反覆那能知」，我想
說，人眼勢利不足奇。一個人能吃幾碗飯、能幹多大事，只有
自己最清楚。我就是我。過去在位時，不因有點小權，就覺得
自己很了得、很氣派；現在退休了，不因兩手空空，就感到很
寂寞、很落魄。除了偶爾與幾位老朋友小聚小酌，大多時候把
自己關在家中，讀我想讀愛讀的書，做我想做能做的文，時間
照樣不夠用，精神依舊很充實。至於人家對我的態度是 「涼」
是 「熱」，那是人家的自由。廉價現象，管它作甚。換句話說
，只要有顆平常心，人走茶涼又何妨。

魯迅一向不贊成女色禍
國論，曾在《女人未必多說
謊》一文（後收入《花邊文
學》）中指出，封建文人指
責女禍的種種言論都沒有道
理，只有杜甫等極少數人敢
講真話：

譬如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
着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都由她
，敢說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
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
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魯迅的意思是說，妲己、褒姒、楊貴妃都是
些替罪羊，文人們大撒其謊，只有杜甫說了兩句
真話，敢於批評唐玄宗。

他這裏引用的兩句詩出於杜甫名篇《北征》
的末段：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
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
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
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
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
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這裏回顧馬嵬之變的往事，讚美忠臣陳玄禮
將軍奮起除奸的功績，表達了人民愛國的意願，
歌頌奠定國家基業的唐太宗，希望國家能衝出低
谷走向中興，大意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杜甫對
玄宗的態度。舊時註釋一般認為這裏是 「追頌上
皇聖斷」（浦起龍《讀杜心解》），當夏、殷遭
到禍患時，都沒有能親自除去妖姬，而玄宗卻能
斷然誅殺楊貴妃，這是前無古人的英明之舉； 「
馬嵬之役，其除奸圖治之理，已大不侔於往古，
則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中興之兆，已卜於此矣
」（佚名《杜詩言志》）。自宋以下以至於今，
一般都認為這兩句詩是歌頌玄宗的，說是在危亡
關鍵之時玄宗能誅戮貴妃，所以沒有陷入夏殷的
覆轍。

可是我們知道，寵幸貴妃，把國家弄得亂七
八糟的正是玄宗本人，如果杜甫還這樣熱烈地歌
頌他，這樣 「隱惡揚善」（張表臣《珊瑚鈎詩話
》評《北征》語）， 「曲文其過」（葛立方《韻
語陽秋》評《北征》語），那麼他哪裏還是敢說
真話的大詩人，簡直是一味頌聖的專家。

魯迅的看法與傳統見解針鋒相對，他對杜詩
有全新的解讀。

早在二十年代魯迅就曾通盤而深刻地研究過

唐代的歷史和文學，並曾打算以楊貴妃為題寫一
部歷史劇或歷史小說。後來許壽裳先生回憶： 「
他的寫法，曾經對我說過，係起於明皇被刺的一
剎那間，從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
的映出來。他看穿了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
就衰竭了，不然何以會有 『七月七日長生殿』兩
人密誓願世世為夫婦的情形呢？在愛情濃烈的時
候，那裏會想到來世呢？」（《亡友魯迅印象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十一至
五十二頁）

郁達夫則更為詳細地介紹說： 「他的意思是
：以玄宗之明，那裏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楊貴
妃）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
來生為約，實在心裏有點厭了，彷彿是在說 『我
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
士門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裏會
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
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日
行樂的情形，心裏才後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
，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
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
小說的收場。」（《歷史小說論》，《創造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這樣的構思
堪稱奇妙，既有歷史依據，又不為有關文獻的傳
統詮釋所束縛，而能深入一層，多有新意，充滿
了現代意識。

寓褒貶之春秋筆法
為了寫《楊貴妃》，魯迅除作了大量的案頭

準備工作之外，還在一九二四年赴西安一行，進
一步尋找藝術感覺；可是不去還好， 「到那裏一
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
用幻想描繪出來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
也未能寫出」（魯迅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致山
本初枝的信）。

歷史題材的劇本或小說《楊貴妃》胎死腹中
，但魯迅當年的一番思考和構想仍然有意義，並
且在別處留下了很有意味的痕跡，《女人未必多
說謊》恰為一例。

人們對某一文本的理解往往受到他 「前理解
」的制約或主宰。既然在魯迅的腦海中有這樣一
個總體印象：楊貴妃雖死於軍士之手，而軍士們
背後卻有一個授意者—唐玄宗，玄宗在走投無
路之際不惜拿貴妃充當替罪羊，拋出去以平息眾
怒，保存自己。在政局紛紜中替死鬼歷來是很多

的，玄宗的卑劣之處在於，被他拋出去的手無寸
鐵的女子原是他本人曾經深深愛過而後來又厭倦
了的女人。在這樣的 「前理解」的背景之前，杜
甫的這兩句詩很容易被理解為對玄宗微妙的諷
刺。

按傳統的說法，玄宗是在陳玄禮將軍兵諫的
嚴峻形勢下被迫賜死楊貴妃的。陳鴻《長恨歌傳
》寫道： 「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
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
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
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
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
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死於尺組之下」
（《文苑英華》卷七九四）。昔人注《北征》有
關字句，實以這一類說法為背景材料，為 「前理
解」。魯迅的看法不同，他認為玄宗對楊貴妃的
愛情早已衰竭了，馬嵬之變中她的被殺，可能出
於玄宗的授意。換言之，歷史的真相並非軍士們
「請以貴妃塞天下怨」，而是玄宗主動拋出貴妃

以塞天下之怨，在政治上爭取走出被動。
拿一個女人作為犧牲品來挽回影響，挽回面

子，這正是典型的女色禍國論的行徑。杜甫是玄
宗、貴妃的同時代人，又是特別關心朝廷關心社
稷的；魯迅認為他自當深悉馬嵬之變的內幕，對
玄宗遂不能無微辭。何況《北征》的末段只歌頌
陳將軍而不正面提及玄宗，應當是春秋筆法，實
寓褒貶於其中，所以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意謂夏、殷雖到了衰世，也不曾聽說（這是
委婉的說法，事實上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其間有
國君親自下令誅殺妃子的事情。其時的君王雖然
極其發昏，尚未卑劣到拿女人開刀以自救的地
步。

杜甫又說： 「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他相信，大唐帝國還遠遠未到衰世，是完全可以
走出困境再度興旺的，玄宗那樣做，簡直史無前
例（所謂 「事與古先別」），實在太乏了。這是
很犀利很大膽的議論，難怪魯迅認為敢這樣說的
有幾個。

唐玄宗曾經是一位明君，建設過王朝極盛的
一段輝煌，杜甫也曾經歌頌過他；但後來他已墮
落為昏君，此時又已經下台—太子自行上台，
後稱肅宗，玄宗退位為太上皇—頭上失去了神
聖的光環，略略諷刺他兩句，詩人也就沒有太多
的顧忌了，儘管敢於這樣說的臣民仍然很少很
少。

榮巷古鎮位於無錫西部，在梁青路以北、梁溪路以
南、張巷以西、楊巷以東，面積約十三點二公頃。這裏
有曾被毛澤東稱為 「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 「中國
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財團的唯一一家」──榮氏家族的
故居。

明正德初年，榮氏家族從金陵遷居無錫西郊。清末
至民國，榮德生（又名宗銓，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五二年

）、宗敬（又名宗錦，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弟兄在家族式微時奮起拚搏
。少年時追隨在廣東做帳房的父親學手藝，接着去上海錢莊當學徒，然後興辦
實業。二十年間他們當上了中國的 「麵粉大王」、 「棉紡大王」，成為民國工
商界的巨擘。興家致富後，榮氏昆仲又在家鄉修路、架橋、興辦教育，創辦了
公益小學、公益工商中學、江南大學，培育英才。

無錫留下的榮氏印跡，除了名聞遐邇的梅園景區和連接東蠡湖和西蠡湖的
老寶界橋（原名長橋，新寶界橋由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建造）等，得算榮巷
古鎮內長約三百八十米的一條老街。這裏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密集，有一
百多組近現代建築群和幾百個單體建築，但建國後大多劃在駐錫某部隊營房範
圍內。近年來，無錫市政府大加修繕，恢復舊貌，更致力於建設四大區域：近
代工商業發展歷史展示區、榮氏家族史展示區、民居民俗旅遊區、高品味居住
區。

深秋一日，初訪榮巷古鎮。梁溪路寬敞通達，樟樹夾道，榮巷新村高樓林
立，早不是當年的鄉村風光。 「榮巷古鎮歷史街區」的標誌下，石頭牌樓巍峨
秀麗。花崗石匾額正中是 「榮氏古里」四個金字，兩邊的楹聯： 「由任城而鄂
渚由鄂渚而梁溪三千年積厚流光家學淵源惟篤實；自有明迄前清自前清迄中華
五百載聲希味淡後人佑啟望來茲」，回顧榮氏宗族的歷史，又繼往開來，展望
未來。

隔着一大片廣場正對牌樓的是 「榮毅仁紀念館」。紀念館平鋪展開，館名
是江澤民題寫的。背後粉牆黛瓦，簷角飛翹，隱約可見的傳統江南民居就是榮
氏故居。參觀者不用買門票，但要在傳達室實名登記。一進大門，大廳裏矗立
着榮毅仁的全身石膏雕像。兩側牆上懸掛了他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
錦濤等中共四代領導人的大幅合影。東、西展廳陳列照片和實物，如手表、鋼
筆、手跡等。轉過雕像，紅木影壁的背後還用金字鐫刻了榮毅仁（一九一六年
至二○○五年）的生平年表。

榮毅仁是榮德生的第四個兒子（榮德生共生育了七子九女），建國後歷任
上海市副市長、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國家副主席等。紀念館的展品記錄了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的工作成果：
例如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合影，出訪他國、接見外國領導人的照片和
收到的禮品，也凸顯了他子承父業，作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的身份意義。他一
九三七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後，在父親創立的茂新麵粉廠和銀行任
職。榮氏家族成員遍布海外，但他和父親一九四九年選擇留在了大陸。改革開
放後，他又接受鄧小平委託，於一九七九年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為首
任董事長。二○○五年去世後落葉歸根，回家鄉無錫落葬，有李源潮等國家領
導人主持追悼會，致悼詞，極盡哀榮。 （上）

捧書煎茶過寒冬 李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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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杜甫《北征》的特殊理解
顧 農

榮巷古鎮 馮 進

最近接二連三出現了與鳥有關的事
，被網友們稱為 「鳥事」。其一，河南
大學生閻嘯天因為 「掏鳥窩」被判刑十
年半，因為他涉及的是十六隻國家二級
保護動物燕隼。其二，雲南省昆明市官
渡區通過曬工作日志，先後約談和問責
二十五名幹部，調減多個部門編制。其

中，有的幹部一個下午就看了一條部門微信；有的單位一個月
工作就是救一隻鳥，被人戲稱為 「鳥事」部門，成為重點治理
的對象。

當然，鳥事還另有一解，辭典曰詈詞，猶屁事。《水滸傳
》第九十回： 「戴宗把眼瞅着，肚裏尋思道： 『這鳥是個公人
，不知什麼鳥事。』」此文涉及的不是 「屁事」，而是人與鳥
有關的事。

最早的 「鳥事」，見之於《聖經》的創世紀說。諾亞方舟
在大水中漂流了二百六十天後，放飛出的一隻鴿子銜來橄欖枝
，告訴人們，大水已退去，平安無事了。因而，後世人一直把
鴿子視為人類朋友，以鴿子比喻和平、吉祥。大畫家畢加索就
在二戰的炮火中專門畫了好幾隻鴿子，祈求和平，題名為《和
平鴿》。

「鳥事」有大有小，但可小中見大。一天，唐太宗得到一
隻雄健俊逸的鷂子，他讓鷂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賞玩
得高興時，魏徵進來了。太宗怕魏徵批評，迴避不及，就趕緊
把鷂子藏到懷裏。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稟報公事時故意拖
延時間。太宗不敢拿出鷂子，結果鷂子被憋死在懷裏。在魏徵
眼裏，架鷹鬥鳥，小事不小，此舉就是為了告誡皇帝不要玩鳥
喪志。

魏徵的擔心並非多餘，歷史上確有因 「鳥事」誤國的，就
像愛鶴如命的衛懿公。衛懿公愛鶴成癮，為鶴建造豪華窩籠，
製作精食細料，請名醫為鶴治病，招宮女為鶴梳理羽毛。他吃
飯有鶴作伴，出門有鶴緊隨，上朝有鶴歡迎，下殿有鶴歡送，
每隻鶴都有雅號，如大元帥、二將軍等，鶴死後有棺有槨有葬
禮。他還把戰車讓鶴坐，把戰馬讓鶴騎，把練兵場當訓鶴場，
把軍需糧當鶴飼料。大敵入侵時，將士們拒絕出征說： 「鶴享
有俸祿和官職，派鶴去打仗吧！」結果，衛懿公兵敗身亡。

林和靖的梅妻鶴子，可謂最浪漫的 「鳥事」。《夢溪筆談
》記，北宋處士林和靖，隱居杭州孤山，不娶無子，痴迷於植
梅放鶴，稱 「梅妻鶴子」，被傳為千古佳話。他常駕小舟遍遊
西湖諸寺廟，與高僧詩友相往還。每逢客至，叫門童縱鶴放飛
，林逋見鶴必棹舟歸來。不過也有人質疑，寫過 「吳山青，越
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
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這樣動人詩句的人，怎麼可能會沒
有愛情生活呢？

元初學者元好問的 「鳥事」也頗動人。他在參加科舉考試
途中路過太原時，一位捕雁農夫告訴他，捕捉到兩隻大雁，殺
掉一隻，另一隻逃脫而去，在死雁上空悲鳴哀叫，久久不願離
去，後來竟然撞死在地面上殉情。元好問唏噓不已，向農夫買
下兩隻死雁，掩埋立碑，稱之為 「雁丘」。與他同行的友人墨
客紛紛寫詞紀念，元好問也寫下了這首流傳千古的《雁丘詞》
。 「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即其中最著名的一
句。

還有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鳥事」。徐秀娟，黑龍江一
個養鶴姑娘，為尋走失的天鵝溺水犧牲，被追為烈士，譽為 「
中國第一位馴鶴姑娘」。以她的事跡譜寫的歌曲《一個真實的
故事》曾被廣泛傳唱。

「鳥事」種種，或浪漫，或悲哀，或感人，或警世，不一
而足。鳥是人類的親密朋友，人們應善待鳥類，與鳥共舞，和
平相處，方有鳥語花香，百鳥飛翔，誕出各種美麗浪漫的 「鳥
事」，美化我們的生活。

􀎠鳥事􀎡種種
陳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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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巷古鎮 （網絡圖片）

「榮氏古里」 牌樓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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